
0505

“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第三个30年。”北京青少年教育基
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向记者解释，“第一个 30 年是 1949 年到
1978年，中国在这期间发展为一个政治大国；第二个30年是
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三个30年是2008年到以后，中国的社会组织将获得前
所未有的发展，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今年出台的慈善法就是
一个标志，它对于现在的中国，就像1993年的公司法对于当
时的中国一样。”

用张银俊的话说，自己“很有预见性”地在2006年发起了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程），通过青
爱小屋的援建，推动学校艾滋病防治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缘起

2006年，张银俊在卫生部某杂志社工作期间，接触到
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状况。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目
睹了一些女学生排队堕胎的可怕场景。“作为一个母亲，那
一刻，我感到痛心不已。”因为工作关系，张银俊认识了从
事性健康研究的青年专家李扁。

由于对青少年艾滋病和性教育问题有共识，李扁便游说
张银俊辞去公职，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他当时跟我说，你
赚再多钱也没意思，人这一生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其实，
这也是张银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于是，张银俊放弃了稳定
且待遇很高的工作，跟志同道合的李扁开始探路。

“当时的思路是想从青少年性教育这个源头抓起，做好
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而要开展好青少年性教育，就需要成

立社会公益组织，用公益平台去推动。”有了思路，两个30岁
出头、干劲十足的年轻人，没有去想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未来
的结果，便开始闷头去做，共同发起成立青爱工程。

“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青爱工程启动需要200万元资
金，全是我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张银俊说。2006 年 12
月23日，青爱工程终于在万难之中启程远航。

发展

一晃10年。青爱工程这些年摸索出来的做法是，进入
国民教育体系中，即向公立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援建

“青爱小屋”。以此为依托，在学校里建立起固定的教学场
所、固定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课程等，由此逐步推广开展

“两个教育”——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然而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和谈及艾滋病，

对性教育也没有概念，更不用说捐钱建设“青爱小屋”
了。那些年，为了取得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张银俊通过政策
倡导，调动各种资源、想尽各种方法。“我们曾经给全国600多
所学校打电话，商谈合作建设‘青爱小屋’，结果一律是吃闭
门羹，有人还说给我钱我都不做。”张银俊回忆道。不过即便
如此，他们还是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扮演着“说客”的角
色。终于，在2007年11月，诚心感动了学校，第一家“青爱小
屋”在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落户。

截至今年6月15日，“青爱小屋”已在全国21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的48个地区的681所学校“开花结果”，并建
立起 11家省市级青爱基地和 9家工作站。各地青爱小屋所
开展的防艾、性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教学活动，累计影响逾
千万人次的学生、家长，培训性健康教育师资数千人次，
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儿童、青少年近2.2万人。

未来

对于青爱工程未来的发展，张银俊有清晰的规划。“一
方面要更突出重点。”去年，李克强总理就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批示强调，要“重点支持疫情严重地区、中西部贫困地
区的防治工作”。张银俊表示，“青爱工程也要发挥社会组织
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弥补政府工作的不便与不足，更多地在
疫情严重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设点布局，把关怀的触角延
伸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孩子身上，使防艾教育与帮扶工作的
效果更好。”

“另一方面是更广泛动员。”青爱工程的目标是“万间
小屋，万方福田”，其发展重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用人间
大爱去实现“零艾滋”的人类目标。“要更多地争取各部
门、各地方及社会组织、慈善人士的支持，更大范围地传
播青爱理念，使防治教育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事业。”

“此外还需要更多创新。”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媒体融
合的时代，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我
们既要打破‘谈性色变’的传统认识，又要思考青少年接
受资讯渠道日新月异的新态势。”面对纷繁复杂的未来世
界，张银俊相信，在过去10年中坚持下来的青爱工程，值
得继续坚持，并将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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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一个村子
里，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雷（化名）已经有好几年没有
见过自己的父母了。这个11岁的男孩儿并不知道，他
的父母因为艾滋病早已不在人世。小雷刚出生不久，他
的父亲就因为毒品注射感染了艾滋病，母亲也被父亲
传染，但由于没有发病，也没有主动检测，他们并不知
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小雷两岁时，母亲前往深圳打
工，3年后因艾滋病发作身亡。2012年，因吸毒被抓的
父亲也在监狱里发病去世。

在盈江县乃至德宏州，像小雷家这样深受毒品和艾
滋病之害的家庭不在少数。日前，在“6·26”国际禁毒日
到来之际，记者随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来到这里，采访
当地禁毒防艾情况。

1. 祸根：毒品与艾滋

盈江县位于云南西部、德宏州
西北部，与缅甸接壤。由于德宏州距
离“金三角”很近，因此也被称作“中
国离毒品最近的地方”。对于毒品，
当地人深恶痛绝。“吸毒在我们这里
很常见，有好几个村寨全村人都在
吸毒。”盈江本地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透露，“因为吸毒弄得家破人亡的
很多，有的人本来很有钱，生活好好
的，最后因为吸毒倾家荡产，什么都
没有了。”

在盈江，毒品似乎总是与艾滋
病连在一起。盈江县慈善协会会长
杨春艳告诉记者，她认识当地 9 个
吸毒的孩子，其中有 3 个都染上了
艾滋病，主要是注射毒品时通过血
液传播。“吸毒还可以戒，但染上艾
滋病就严重了，无法治愈，在没发病
前必须定期吃药，一旦发病就是等待死亡。”

通过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是一方面，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艾滋病感染则是通过另一种途径——性传播。
据杨春艳介绍，由于盈江紧邻缅甸，因此当地人与缅甸
人通婚的现象不少，一般是当地男人娶缅甸媳妇。“之
前发生过缅甸媳妇携带艾滋病病毒，然后传染给她老
公的案例。”此外，还有当地男人到缅甸打工，与带艾滋
病病毒的缅甸女人发生关系而染病，回来后由于不知
情又传染给家人的。

2. 禁毒：官方携手民间

对德宏来说，禁毒从来没有停止过。2011 至 2015
年，德宏州公安边防支队在云南省第三轮禁毒和防治
艾滋病的斗争中，共立案毒品案件 2715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705名，缴获毒品5.54吨，严厉打击了边境毒品
犯罪活动，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打击毒品犯罪是
禁毒的一方面，救助吸毒者、开展禁毒教育是另一方
面，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教育。而德宏这些救助、教育
工作的开展，是在当地政府和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的
通力合作下进行的。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又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
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程）办公室”，是一个致力于向
青少年提供防艾教育和性教育的非政府组织。由于云
南省情特殊，毒品犯罪猖獗，吸毒现象多，且吸毒又与
艾滋病传播相关，因此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在云南开
展活动时，常常把“禁毒”与“防艾”结合起来。“我们与
盈江县教育局合作，在当地学校援建‘青爱小屋’，推动
禁毒防艾教育、性教育等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北京青
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向记者介绍道。

盈江八中胡安佐老师是青爱工程培训的专职教
师，在学校为学生们讲授禁毒防艾课。“我会在课上给
学生们介绍常见毒品及其危害，尤其是一些新型毒品，

因为我们这里有人认为新型毒品如摇头丸、致幻剂等
不是毒品。”胡安佐说。

盈江八中初二学生徐晶告诉记者，她亲眼目睹过
身边不少人因吸毒而家破人亡，“学校开设的禁毒防艾
课让我认识了毒品，了解到毒品的危害，这是在书本上
学不到的”。

3. 防艾：消除歧视和恐惧

在云南德宏，跟禁毒一样艰巨的，还有防艾。曾
经媒体所报道的四川西充县某村203名村民由于恐惧
艾滋病，联名驱赶艾滋病男童小坤坤的消息震惊全
国。在盈江，艾滋病患者境遇虽不至此，但歧视和疏
远也很常见。

由于传统偏见，过去盈江很多当地人认为，艾滋病
是一种“脏病”，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说明其行为不检
点。同时，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其传染方式的无
知，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大多在态度上歧视、在行为上疏
远，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发生在亲人之间。

盈江县女孩小莉（化名）的父母均是艾滋病患者，
因为周围人的歧视和对艾滋病的恐惧，小莉和父母之

间变得陌生。“她从来不让她父母碰她，她父母很伤
心。”杨春艳说。

从心底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在盈江人之间达成
一个默契：避讳谈论艾滋病。“如果谁家有人因为艾滋
病死了，都不说的，一般就说肺病死的。”杨春艳告诉记
者。在这样的氛围中，艾滋病感染者出于羞愧和害怕被
疏远，即使得知自己受感染也不敢承认，“有的人继续
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致使家人感染上艾滋病，有的
人怕别人知道，不去领药，最后死掉了。”

自从青爱工程在当地开展防艾教育以来，对艾滋
病的偏见、误解和恐惧已经在民众中逐渐消除，艾滋病
感染者的境遇也相应有所好转。盈江三中“青爱工程”

专职教师聂永仙，除了在学校课堂上
给学生们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还走
向社会，利用业余时间为盈江县各个
村寨的老百姓们做讲座。

6 月 21 日晚 9 时开始的讲座，吸
引了全县各个村寨几百来人到场。上
至90岁高龄的老太太，下到三五岁的
小孩。听众之一的杨思菊告诉记者，

“有一些村民是从几公里以外赶来听
讲的，待讲座结束后，还要走几公里
回去，到家都半夜了。”

“因为白天村民要做农活，所以
只能将时间定在晚上。”聂永仙说：

“讲座能让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及其
传播途径，减少对艾滋病患者的歧
视。”在青爱工程工作人员的开导和
帮助下，小莉现在已经可以跟父母拥
抱了。

4. 性教育：从源头防艾

张银俊表示，“开展青少年性教
育，是从源头上防治艾滋病。”然而，性教育在中国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开展。家长羞于启齿、学校不重
视、社会不规范……承担性教育的主角处于缺位状
态。

为此，青爱工程通过在学校搭建“青爱小屋”、
培训性教育专职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材等，给学
生、家长上课，普及性教育。盈江县盏西中心学校校
长赵加庄提到，“过去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家长，
大家对性教育都不理解，‘谈性色变’，经过这几年的
培训、上课，情况已经明显改善，大家渐渐地理解
了。”

盈江县盏西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女学生朗唯便在学
校上过这门课。这个平时容易害羞的女孩在说起性健
康话题时已经相当从容。

截至今年6月15日，青爱工程已在全国各地建有
681间“青爱小屋”，离青爱工程1万间的目标还有相
当大的差距。而要继续推进“青爱小屋”的落成，张
银俊坦言，“除了取得地方政府支持，资金是最大的
困难。我要是有 100 元钱，恨不得给地方 120 元钱，
目前社会对性教育的认知和关注还是不够，但这绝对
是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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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均由武江摄）图为北京青少年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与盈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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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人来说，2008 年永远难
忘。“5·12汶川大地震”摧毁了许多
城市、夺走了无数生命。都江堰顶
新新建小学的杜丽老师，回想起那
一天时，仍忍不住哽咽流泪。“我是
班主任，我们班学生一共 60 个，那
天走了55个。”杜老师说。地震摧毁
了学校，也摧毁了她。汶川地震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她变得脾气暴
躁，跟别人一语不合就发生冲突，
没有办法正常承担教学任务。

不过，正如一句话所说：“上帝给
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

窗。”在汶川地震后不久，中国青少年
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
程）来到灾区，发起“青少年灾后心理
援助联合公益行动”，为灾区孩子进
行灾后心理重建，帮助他们走出灾难
阴影。同时，青爱工程在灾区学校援
建“心联小屋——灾区版青爱小屋”，
培训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育方面的
专职教师，杜老师就是那时与青爱工
程结缘。“当时校长看我状态不好，就
把接受青爱工程教师培训的机会给
了我。”随着对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
育的了解逐渐加深，杜老师不仅自己

走了出来，还开始帮助由于地震而产
生创伤性心理障碍的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18 岁的孩
子，地震后变得自闭，不跟外界交流。
2013年芦山地震后更严重了，那时他
的表现就像两三岁的孩子，晚上必须
睡在爸妈中间才感到安全。”对此，杜
老师和青爱工程为男孩提供了2年多
的沙盘游戏治疗，现在他已经逐渐恢
复，可以独立生活了。

如今，地震的阴影已经渐渐散
去，青爱工程依托心联小屋，除了
继续为学生们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外，

还推广其禁毒防艾教育、性健康教育
等本职工作。6月23日，在都江堰顶新
新建小学的青爱工程家长课堂专题
讲座上，杜老师为学生家长普及性教
育知识。课堂上，一位学生家长表达
了困惑：“我的小孩原来问我，她是从
哪里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而在听完讲座后，有家长表示懂得了
更多与孩子关于性方面话题的交流
之道。“虽然通过一两次课不一定能
完全达到效果，但至少能转变他们的
一些观念”杜老师说。

2008年至今，8年来，青爱工程在
四川的成都、绵竹、都江堰、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达州、雅安、自贡等地援
建青爱小屋（包括心联小屋）共194所，
持续为青少年提供包括心理健康、性
健康、禁毒防艾等方面的爱的教育。

心联小屋：为四川孩子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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